
读汪曾祺文寻美食

沈嘉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读到汪曾祺先生

的小说和散文， 那些优美的文字与伤感的

故事，犹如在我的头顶打开了一扇天窗，让

我看见了明亮而美丽的星河。 同时也知道

他对故乡高邮的感情至深， 故乡风物时时

在心头萦绕。 由是，我对高邮的咸鸭蛋、草

炉饼、界首茶干、汪豆腐、炒米和焦屑、咸菜

茨菰汤、虎头鲨、昂嗤鱼……就格外注意起

来。 对了，还有“鵽”，一种类似鸠的野味。

汪老这样写道：“我在小说《异秉》里提

到王二的熏烧摊子上， 春天， 卖一种叫做

‘鵽’的野味。 鵽这种东西我在别处没看见

过。‘鵽’这个字很多人也不认得。多数字典

里不收。 《辞海》里倒有这个字，标音为（duo

又读 zhua）。 zhua 与我乡读音较近，但我们

那里是读入声的， 这只有用国际音标才标

得出来。 ……我们那里的鵽却是水鸟，嘴

长，腿也长。……鵽肉极细，非常香。我一辈

子没有吃过比鵽更香的野味。 ”

上个月我去高邮参加一个美食鉴赏活

动， 与原高邮市副市长朱延庆先生相谈甚

欢。朱老曾任高邮师范学校校长，所以我就

叫他“朱校长”。 他曾三次接待还乡探亲的

汪老，两人结下了深厚友情，他还收藏了十

几通汪老给他的书信。 他说：“汪老写到的

这种野味，在县志里也有记载，到了春天才

能见到，所以也叫‘桃花鵽’，过了春天就无

影无踪了，民间传说是钻到水下变了田鼠。

其实它是一种候鸟，高邮多湖泊港汊，水草

丰满，历来是候鸟迁徙的中转站。鵽比鹌鹑

还要小些，嘴长、腿细、胸大，毛色是绿的，

很漂亮。 老百姓逮到后一般卤制， 味道鲜

美，连骨头也能吮出鲜味来。因为鵽的外貌

有点另类， 所以高邮人讥讽一个人不够端

正、不够敞亮，就说‘你这个人太鵽了 ’，或

者‘此人鵽相’。 ”

鵽尚不属于国家保护动物， 高邮郊区

的农民还是有机会吃到的。 我们在下榻的

汇富金陵大饭店里， 吃到了形态与味道均

与鵽相差不远的爊乳鸽， 连骨头都能嚼出

鲜味来。

到高邮的第一天下午， 我们先去参观

汪曾祺纪念馆。 与纪念馆隔着一条马路有

一家单开间门面的熟食铺，名叫“二子蒲包

肉”。 走近一看果然，发售货品的玻璃窗口

下面有一块绿色的广告牌， 上面赫然写着

“汪曾祺小说 《异秉》 中王二子熏烧有传

人”。 推门而入，正忙着在案板上切蒲包肉

发售的女店主很客气地招呼我们， 介绍起

她家与《异秉》的渊源，原来她就是王二的

孙女王正军， 小说中的王二熏烧铺确有其

人其事啊！

汪老在他的小说 《异秉 》里这样写道 ：

“王二摆在保全堂的熏烧摊子 ， 除了回卤

豆腐干之外 ，主要是牛肉 、蒲包肉和猪头

肉。 ”对蒲包肉也有详细介绍：“是用一个

三寸来长 ，直径寸半的蒲包 ，里面衬上豆

腐皮，塞满了加了粉子的碎肉，封口 ，拦腰

用一道麻绳系紧，成一个葫芦形 。 煮熟以

后倒出来 ， 也是一个带有蒲包印迹的葫

芦，切成片很香。 ”

现在，蒲包肉依然是旧时模样，称分量

后切片出售，合着每只 4 ?左右，作为下酒

小菜它深受当地民众的欢迎。 我也认真地

品尝了，味道清隽雅洁，有点像小时候吃过

难忘的午餐肉。 如果再研发几种味型，比如

香辣、椒麻、蒜香、咖喱等，顾客的选择余地

就大了。

在高邮的小街上，还能看到一些“熏烧

摊子”，盐水鹅、卤猪头、卤牛肉、卤大肠等摆

了一溜，蒲包肉也是标配，摊主的神态让我

想起《异秉》里的王二。

说到蒲包我又想起了蒲菜，这也是汪老

写到的乡味，取蒲草深植于水下长达一尺的

根茎入菜。 但此物非常娇嫩，经不起长途运

输，一般饭店也不会经常供应。 我曾经吃过

虾米炒蒲菜和奶汤煨蒲菜，脆嫩微甘，至今

思之，齿颊生香。

三天里 ， 我如愿以偿地吃到了汪豆

腐 、草炉饼 、双黄咸蛋 、界首茶干 、烫干丝 、

红烧虎头鲨 ，高邮的红汤小馄饨不仅皮薄

馅足 ，还加了大量的猪油和黑胡椒 ，真是

太好吃了 。 还有一道名菜叫金丝鱼片 ，也

是高邮的传统名菜 。 金丝鱼就是黄颡鱼 ，

上海人也称昂嗤鱼 ，因为此鱼离水后会发

出 “昂嗤昂嗤 ”的叫声 。 每年春秋两季上

市 ，又因为它肉质细嫩 ，嘴边有两根金丝

样的硬须 ，人称 “尤须 ”。昂嗤鱼肉质鲜美 ，

尤其是腮边两块蒜瓣子肉 ， 鲜嫩异常 ，汪

老在饭局上经常将蒜瓣子肉挟下来给同

桌的女士吃 。

厨师做一盘金丝鱼片需要十几条昂嗤

鱼， 每条昂嗤鱼只能批出两瓣柳叶状的鱼

肉，上浆后滑炒，加青椒、洋葱、笋片等辅料，

略施薄盐、勾玻璃芡，再滴少许明油，一个大

翻身后装盘。成菜金玉相间，色泽淡雅，嫩滑

鲜美，格调高雅。上海弄堂人家一般用咸菜、

豆腐来加持昂嗤鱼，味道总也不错，但与高

邮的金丝鱼片一比，显然太“农家乐”了。 不

过也有遗憾，金丝鱼片不见鱼头，当然也没

有蒜瓣子肉，汪老若在世的话，叫他如何照

顾同桌的女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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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德院

陆蓓容

丰成秀吉妻子宁宁终老的圆德
院，青苔当道迎人入内，建筑较多，

是真正适宜居住的所在。 此间两侧
皆有人家， 比起隔壁的高台寺是逼
仄得多了； 整座别院湮没在红尘之
中， 独自散发暗绿光泽， 低调又独
特。 不知数百年前左邻右舍都是何
等人，或许那时根本还没有邻舍？如
今能住在这两边，终日得窥园之乐，

年年看莓苔上阶，揣想先人心迹，也
是缘分。

这里是可以抄经的。 在纸上印
下了空心字体轮廓，鼓励参拜者拿
一支 “方便毛笔 ”，端坐描红 ，只须
摹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
意，是诸佛教”一十六字即可。 不作
强求，纯然自愿，写完由你带回去。

虽然浑身是汗 ，狼狈不堪 ，仍觉此
举甚善，果真坐下描了一遍。 室内
光线昏暗， 只我一人垂首执笔，呼
吸之间 ，觉得此举并不造作 ，确实
使人安静下来。 据说西芳寺要求摹
写全部 《心经 》，此次无缘体验 ，还
真有点儿遗憾。

圆德院也有枯山水， 南北各一
庭。 都不大，宗教意味少些，单纯多
了。 南庭小，红地毯已经很旧，坐客
寥寥。 满目灰白碧绿，愈发清寂。 树
多常见，松与桂，海桐、乌桕、枫树、

杜鹃。 矮墙之外就是邻家， 也不遮
断，视野中窜进一只空调外机。檐下
那头也坐着一对儿，女子身穿浴衣，

花白为地， 满身开着青灰蓝紫各色
牵牛。短发，长颈，此时正垂首拭汗。

双脚平伸在地毯上， 脚链上垂下一
颗圆珠，纯然自如。久之，他们走，我
们也走，庭前就再没有一个人。

空间窄小， 穿行时处处都觉有
趣。 室外檐廊半下着秸秆帘子，帘外
隙地不过两三米， 隔着路就是人家。

这有限的绿地几乎未经修治，几道长
而窄的石头条子铺地成路，此外花木
随便生长。 绣球花零落殆尽，只两三
残片被蛛丝缀住， 也无人整理收拾。

在京都这样处处“讲究给人看”的城
市里，随便实在太难得———这是《游
园》与《拾画》的分别。 譬如写文章时
刻提着一口气，精严端整，当然好看；

把这口气猛然一松，露出本来冷淡面
目，未尝不能动人。 此间仍有几件百
鬼夜行展品，与堂奥相适应，立轴为
多。但当此好天良日，湛湛轻阴，实在
难与妖怪们有甚同情。白蛇、河童、龙
王们，真的抱歉了。

日本的传统建筑似是有意幽
深， 屋里都不亮堂。 只留大片窗户
与走廊，将自然景物色泽引入室内。

榻榻米是蔺草制成，纹理细密，足以
反光。 起居之间， 四季变化触目可
见， 无怪东邻们至今尚能保留强烈
的季节感。 走到北庭， 眼前甚是开
朗。 白石不经梳理，没有波纹，只如
湖水沉静。地势可略作调整，于是移
石为山坡，不能高，各处竖插几块，

只求个荦确之意。没有水，苔绿亦沾
衣。两块条石搭座小桥，身后树木浓
荫，正像流水阴沉影。看着都像玩似
的， 真正是举重若轻。 到此已近出
口，所有参观者都聚齐在这里，谁也
不想离开。此时方知观众未必很少。

只是先前散在各处房屋里， 俱被那
“幽深”遮去。

我追求的不是把画中情境变

为现实情境 。 现实情境是很无趣

的，但是内心情景是最美好的。 所

以不要把我的诗和画想成一个可

以落实的情境，哪怕有条件落实也

最好别去落实。 因为你知道真正踩

在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个当初认为

很美好的东西就没了。

———老树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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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的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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